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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雁于飛，肅肅
其羽」。《詩經》描繪
了這樣一幅場景：每每
秋高天涼，草木蕭瑟，
一隊隊先知先覺的北方
候鳥展動雙翅，列陣長
空，啼鳴呼喚着，遠離

家鄉，遷徙數千公里，到溫暖的南方越冬，算作
一種形式的 「之子于征」吧。在牠們的身後，成
片的黃葉紅葉逐漸落盡，寒風襲來，河流冰封，
白雪覆蓋，生命似在蟄伏，悄無聲息，待到次年
開春， 「機會主義」的雁鶴鴨鷗才重返故土。

候鳥過後，四野空落，北方就此鳥飛絕了嗎
？答案是否定的。在寒冷的冬季，仍見 「留守」
的鳥兒雀躍，牠們是喜鵲、烏鴉、麻雀……鳥類
中的 「堅定分子」，既無華麗的羽翼，土得掉渣
，也並非受保護的種類。沒有野禽壯實的身軀，
頎長有力的翅膀，飛不高，行不遠，身體的缺陷
注定牠們不具備遠行的潛質，只能留守北方，在
鄉野棲身。但牠們並不自卑，有着其他禽鳥不具
備的長處。首先，牠們具有 「高智商」，懂得建
築，善於築巢。北方的楊樹是很多的，牠們的巢
多數選擇在村外高大的楊樹上端開杈處，底部牢
固，免受驚擾。其次，牠們捨得力氣，不停地飛
來飛去，像精衛填海那樣銜來枯枝搭巢，呈棱形
越摞越厚，庇護全家。再者，牠們頭腦靈，善利
用，即使是不善造窩的麻雀，也會採取 「拿來主
義」，利用民居避寒擋風，在屋簷樑下稍加整理
，飛進飛出墊些乾草，與房主人和睦相處，就是
一個溫馨的大家庭。

雪落大地靜無聲，百里荒原一片白。此時，野外的生存環境
格外嚴峻，植被枯乾，壓着積雪，食物短缺，為了不餓肚子，熬
過嚴冬，牠們對食物的攫取不得不付出較其他季節成倍的努力。
鳥兒是聰明的，在秋季牠們就已多多進食，轉化熱量貯於腹中，
打下過冬的底子。光憑這些還不夠，牠們不像 「貓冬」般懶， 「
貓冬」無異於自殺。牠們成群結隊飛向雪地，用爪蹬，用喙拱，
找尋地裏的草籽、菜葉，鑽進高高的秸稈堆，尋些散落的穀穗、
米粒吃，渾身白絨絨沾着雪，一隻隻成為 「白毛仙子」。當然，
即便在萬物龜縮的冬季，牠們仍不忘滅蟲的本職， 「篤篤篤」，
本事高超的啄木鳥從不同角度抓牢枝幹，不辭勞苦地用長長的喙
尋蟲除害，減少開春蟲害的發生。一報還一報，牠們感動了善良
的人，秋後有意在果樹上留幾個果，雪天在地上撒些穀子，都是
對鳥類的褒獎和愛護。

有了留守的鳥作伴，人就排遣寂寞，雖非春日，仍可 「處處
聞啼鳥」──可比自然界的天籟之音。喜鵲廣受喜愛， 「吱喳，
吱喳」，每叫一聲，長長的尾巴就抖動一下，雖然聲音有些啞，
但往往喻為喜慶吉兆。連萬里之遙的外國人也愛喜鵲，英超的紐
卡素足球隊綽號 「喜鵲」，隊服也是黑白條相間的喜鵲色調，視
之為圖騰。 「呱兒，呱兒」，烏鴉聲大洪亮，穿透力強，在半空
能傳出老遠，音脈漸盡，餘韻無窮。雖不是人人聽得慣，畢竟表
達一種心聲。宋人朱彧《萍洲可談》言： 「東南謂烏啼為凶，鵲
噪為吉，故或呼為喜鵲。頃在山東，見人聞鵲噪則唾之，烏啼卻
以為喜……」鵲叫也好，烏啼也罷，看來各有所愛，不以人的好
惡而改變。至於麻雀兒， 「唧唧喳喳」的連慣細聲碎語，好像有
說不完道不盡的歡快話兒，給茫茫大地帶來生機，感染着同一時
空的人們，披紅掛綠開心過年，蓄銳備耕。待到七九河開，春回
大地，候鳥從南方歸來，留守北方的鳥兒早就報過春，嬉鬧一片
了。

用語言交際是人類的專利，是人類社會文明的
決定因素之一。那麼在人類之外，那些與人類共同
生活在地球家園中的飛禽走獸有語言嗎？例如猩猩
，會說話嗎？這是一項神秘而又饒有興趣的科學命
題。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卻不是一個很容易說得清
，起碼在目前還是語言學家和生物學家難以作出明
確回答的問題。

據有關資料記載，一九四○年語言學家海斯夫婦曾收養了一隻黑猩猩
幼崽取名 「威基」，他們耐心地像教幼兒那樣教威基說話，試圖讓牠能像
人類一樣有語言交流能力。蒼天不負有心人，奇跡終於發生了，威基明白
了 「爸爸」、 「媽媽」、 「杯子」這三個詞的含義：他們拿着一張畫着杯
子的圖片給威基看，牠就會用手勢表示認出來了 「這是杯子」。但以上三
個詞 「papa」、 「mama」、 「cup」的發音威基是無論如何都發不出來的
。實驗證明，猩猩這類靈長類動物雖然完全能學會形體動作與手勢語言，
但牠們只能發出簡單的聲音，卻不能像人一樣地講話。這是什麼原因？學
者們從猩猩的口腔、聲帶解剖學的考察與研究中判斷，牠們之所以不能講
話的終極原因就在於其根本不具備自由發音的生理技能。所以要牠們學會
聲音語言是絕對辦不到的，這就是嚴酷的現實。

令人欣慰的是如果教黑猩猩學習聾啞人手語，其效果將是十分理想的
。請看以下幾個動人的實例。一九六○年，卡達拉夫婦收養了一隻幼小的
黑猩猩取名 「瓦什」，訓練牠學習聾啞人的手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經過了一年零三個月的訓練，瓦什學會了三十四個單詞，到了五歲的時候
成績非凡，竟能掌握一百六十個單詞，甚至能把若干個單詞組合起來與人
進行對話。以下便是卡達拉夫婦的朋友洛傑博士與黑猩猩瓦什的對話，簡
直就像大人和小孩對話一樣：

洛傑博士： 「你想要什麼？」
瓦什： 「撓癢癢。」
洛傑博士： 「要誰給你撓癢癢？」
瓦什： 「卡達拉博士。」
洛傑博士： 「卡達拉博士不在家。」
瓦什： 「洛傑博士撓癢癢。」
更有趣的是，當瓦什認識了鴨子並學會了表達 「鴨子」這一辭彙的手

語後，有一天卡達拉博士指着在水中游着的天鵝問瓦什： 「這是什麼？」
瓦什觀察了一會，竟能分辨出天鵝並非鴨子，而天鵝這個詞還未學過，無
法表達，沒想到牠出乎意料地回答： 「水鳥」。這是因為 「水」 「鳥」兩
個詞牠早就學會了。啊，多麼聰明的瓦什！ 「水鳥」這一回答，一方面說
明牠能清晰地認識到天鵝與鴨子的區別，另一方面證明牠已經發現了天鵝
、鴨子都是生活在水中的這一共同屬性，並且共屬鳥類，從而以此為依據
盡可能完美地回答了卡達拉博士的提問。

繼卡達拉博士之後，弗茨博士也訓練了一隻取名為露西的黑猩猩，教
會牠分辨水果蔬菜等不同味道的表達方法。如蘋果是 「香甜的」、辣蘿蔔
有 「辣味」等等。該黑猩猩竟然能用手語和形體動作把各種完全不同的味
覺感受表達出來。更有趣的是表達 「疼痛」的時候會 「哭泣」，表達 「飢

餓」的時候會 「要東西吃」，表達 「口渴」的時候會 「要飲料喝」。
實驗證明，手語和形體動作不僅黑猩猩能學會，並且其他種類的猩猩

如大猩猩等也能學會。同時我們還驚訝地發現，在學會同一種手勢語言的
猩猩之間竟能相互溝通 「對話」。在日本的某森林中有一種獨特的猿猴種
群，牠們有一種代代相傳的飲食習性，那就是把甘薯、蘿蔔等帶泥的食物
在水中洗淨了再吃，把有皮的食物剝去皮再吃。

牠們之間當然沒有聲音語言，但肯定有其特有的手勢、形體語言才能
把這些良好的飲食習慣代代相傳。

擁有一定思維能力
這種特殊的 「語言」現象為什麼只發生在猩猩、猿猴之類的靈長類群

體之中？而在其他動物門類中卻難以發現呢？那是因為靈長類動物具有一
個比較發達的大腦，有一定的思維能力，即具備學習一些簡單的形體動作
和手勢語言的生理條件。由此可見，形體動作很可能是促進發聲器官進化
和日益完善的動力。

與猩猩之類的動物相比，有一些鳥類如鸚鵡、八哥等等，牠們有幸具
有相當完美的發音器官，經過訓練牠們能夠發出類似於人類講話的聲音，
甚至能言善語，學得維妙維肖。但是由於牠們沒有如猩猩那樣發達的大腦
，所以鸚鵡學舌，只是模仿，牠們不可能明白從自己嘴裏講出的話是什麼
意思。不過據說鳥類世界有鳥語，也聽說有精通鳥語的鳥類學家和愛鳥奇
人。究竟鳥類的啾啾囀啼是否是牠們的語言，那只有等待鳥類學家去進行
科學的令人信服的破解了。

唯有人類得天獨厚，發音器官完善，大腦高度發達，兩方面條件都健
全，這才使得人類具備區別於一切動物的先決的生理條件和形成語言和語
言交際能力的前提條件。由此可見，人類的語言是人類獨特的生理技能和
高度智慧完美結合和高度發展的產物。

人類語言的進化是科學發展的產物。原始人已經具備了與文明人相近
的語言生理技能，所以即使處於萌芽狀態的語言，也已經與動物發出的叫
聲有着天壤之別。但與文明社會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異。只可惜現代人
與原始人之間相隔千萬年的歷史長河，使我們無法面對自己的祖先去聆聽
他們的呼喚，無法置身於遠古人類的語言環境去體察源頭狀態的人類語言
。不過這種遺憾可以借助於古人類化石語言器官的復原反真之類的高科技
的手段去彌補。最後必須指出，數學語言在人類語言中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因為數學語言是具有高度創新思維的語言，一個論點是否正確，其語言
表達是否準確、清晰、暢達、嚴謹都是要經過精心的構思、嚴密的推理乃
至科學論證的。所以沒有高度的抽象思維活動就不可能有高質量的語言。
人們可以訓練猩猩學會啞語，但絕對不可能教猩猩學會微積分，因為猩猩
不具備抽象思維的頭腦。

今後人類語言將向什麼方向發展與完善，如何向更高級的階段進化仍
是值得一代代語言學家探討的永恆課題。自從一八六六年舉行的 「巴黎語
言學會」到現在，人們一直關注着那些尚未被人類認知的 「語言」現象。
如大千世界無奇不有的 「鳥語」、 「獸語」等等，似乎也有供語言學家、
生物學家探討的無盡的空間。

漢
高
祖
劉
邦
病
重
，
呂
后
問
他
道
：
﹁相
國
蕭
何
死
了
之
後
，
可
以
讓
誰
來
代
替

他
？
﹂
漢
高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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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參
可
以
。
﹂
蕭
何
病
危
，
漢
惠
帝
問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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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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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代
替
你
？
﹂
蕭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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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臣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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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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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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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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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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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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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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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帝
您
得
到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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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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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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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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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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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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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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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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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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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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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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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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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括
的
母
親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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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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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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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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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趙
軍
一
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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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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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趙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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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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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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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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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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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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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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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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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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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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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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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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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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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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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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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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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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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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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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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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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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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然
，
我
們
不
能
不
說
的
是
，
﹁以
人
為
鑒
﹂
是
傳
統
的
說
法
；
就
現
代
政
治
來

說
，
那
恐
怕
便
是
﹁民
主
﹂

—
讓
公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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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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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政
治
中
來
。
而
我
們
也
可
以
相

信
，
﹁群
眾
的
眼
睛
是
雪
亮
的
﹂
，
﹁群
眾
是
真
正
的
英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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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假
如
在
從
﹁

將
相
﹂
的
任
用
到
國
家
大
政
方
針
的
制
定
乃
至
民
族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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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進
方
向
與
目
標
的
選
擇
上

，
充
分
地
尊
重
他
們
的
意
願
，
充
分
利
用
他
們
的
智
慧
，
充
分
發
揮
他
們
的
作
用
，
一

句
話
，
也
就
是
﹁集
思
廣
益
﹂
，
那
麼
，
歷
史
上
很
多
錯
誤

—
有
些
今
天
看
來
還
是

十
分
低
級
和
愚
蠢
的
，
無
疑
可
以
避
免
；
今
後
我
們
的
民
族
和
國
家
前
進
的
步
伐
可
以

邁
得
更
加
堅
實
，
我
們
的
社
會
也
一
定
會
更
加
和
諧
，
人
民
會
更
加
幸
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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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廣益 嚴 陽

那年初夏，參加了在哈爾濱召開的一個全
國性聯誼會，與幾位文友結伴前往吉林敦化，
急切切想去心儀已久的長白山遊一回。

因是臨時動議，沒能買到卧鋪。坐了一夜
火車，次日清晨抵達敦化。 「沒看到天池，等
於沒到過長白山。只是長白山氣候變化無常，
山下陽光燦爛，山上雲遮霧繞。幾十米外的景
物都模糊不清，更不要說幾百米下的天池了。

」在計程車上，熱情而健談的司機娓娓道來： 「看天池，憑運氣。當
年X先生上山一次，就如願看到了天池真面目，而Y先生三次上山，
也沒能看到神秘的天池……」

於是，上長白山能否看到天池，便成了我們心中一個不大不小的
「結」。大老遠的從東南來一次東北，要是沒看到天池，豈不太遺憾

了。於是，只要有機會，大家便不忘打聽。而得到的回答，竟出奇般
的一致，且與那個司機的說法如出一轍。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廬山生活工作過幾年時間，對高山雲
霧那隨心所欲、飄忽不定的 「性格」，多少有點了解，而長白山的 「
身高」差不多是廬山的兩倍，雲霧無疑要濃厚許多。

長白山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指那條西南至東北走向、綿
延上千公里的山脈，它橫亙於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的東部及朝鮮
兩江道交界處；狹義的，單指主峰長白山，其最高峰為朝鮮界內的 「
將軍峰」（原名白頭峰），海拔二千七百五十米，在中國一側的白雲
峰，海拔二千六百九十一米，為東北第一高峰。

這天上午，我們從敦化出發，向長白山開進。途中，導遊小姐不
忘提前給我們 「打預防針」： 「我帶過的遊客，十批當中通常只有兩
批可看到天池。你們可要有心理準備哦，要不然失望就太大了。」聽
了這話，我嘴上沒說什麼，心裏卻隱隱擔憂：弄不好，真的白跑一趟
了！

當我們換乘旅遊越野車，在陡峭的彎道上，搖搖晃晃、左右滑動
了半個來小時上得長白山後，按照現場管理人員的示意，先步行前往
B區觀賞天池。天池池水表面海拔二千一百九十二米，比新疆天山天
池高出二百餘米，是中國最高、最深的火山湖。到得B區峰頂，雲開
霧散，不時有幾縷陽光照射下來。 「啊，天池！」不知是誰興奮地叫
出聲來。我垂眼望去，但見天池宛如一位濃妝淡抹、純潔羞澀的少女
，靜靜仰卧在我們腳下約五百米的位置上。

長白山是中國十大名山之一，與五嶽齊名。因其主峰白雲峰多白
色浮石與積雪而得名，素有 「千年積雪萬年松，直上人間第一峰」的
美譽。天池周圍，群峰屹立，其中單是超過二千五百米的山峰，就有
十六座。山頂部幾乎全由距今一萬二千年前後噴發的火山灰和淡黃色
浮岩所組成。山峰陡峭嵯峨，挺拔峻秀，有的雍容如蓮花，有的尖削
像竹筍，既雄奇，又壯觀，與一池碧水相映成輝，妙不可言、美不勝
收。

雖是七月初，長白山上依然寒風凜凜。我們有的穿着租來的大衣
，有的裹緊借來的棉襖，身上雖然不覺得冷，可雙手卻有強烈的凍感
。大家顧不得這些，頂着寒風，一邊嘖嘖讚嘆，一邊嚓嚓拍照，恨不
得要把圖們江、鴨綠江、松花江三江發源地的天池美景全都攝入鏡頭。

離開B區後，折回前往A區觀景。行進途中，還是烏雲壓頂，不
想到了峰巔，又是陽光燦爛。不要說我們心裏有多高興，就連身穿白
色風雨衣、混雜在我們中間的幾十位韓國遊客，一個個臉上也堆滿了
燦爛的笑容。也難怪，據資料記載，長白山一年中能看到天池的日子
不超過六十天，其餘大部分時間全被白雪覆蓋着。即便七八九三個月
，雲霧依然時聚時散，絲毫沒有規律可循，一天當中能看到天池的時
間少得可憐，所以要想清晰一睹天池的風采，確實要碰 「運氣」。

按照導遊給出的時間節點，我們在山上逗留了不到兩個小時。下
山途中，我為此行能順利看到天池美景而慶幸的同時，想起那個 「Y
先生三次上山，也沒能看到神秘的天池」的傳說，心中略有所悟：民
心是桿秤。傳說未必完全真實，但透過眾口一詞的傳說，似乎可以從
中聽出一點不言而喻的民意來。

不是誰都可以看到天池
張桂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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